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腕椎心破脑陨首也哉！将华夏含生之伦，亦莫不泣血呼天同心 

抱痛者也，是以幽燕陷矣！宗社亡矣！ 

南州群彦犹不避艰危，拥立福王，正位南都，冀图恢复， 

而当大变警闻，黔黎洒泣，绅士悲哀；介胄之士，饮泣枕戈， 

忠义民兵，愿为国死（以上六句史阁部语）！故扬州屠、南都 

陷，妇人孺子引颈就义，不少屈抑：前仆后起，戈挥落日，唐 

桂诸臣，犹将转战闽、粤、滇、蜀、黔、桂间，岭海血殷，天 

地悲愤；功虽无成，而大汉民族殉国热腔固可无愧于天壤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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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呜呼！自达虏入关，明社丘墟，中原农冠之族沦为左衽， 

神州陆沉，山河腥膻，此岂独英雄、豪杰、志士、仁人所为扼 

腕椎心破脑陨首也哉！将华夏含生之伦，亦莫不泣血呼天同心 

抱痛者也，是以幽燕陷矣！宗社亡矣！ 

南州群彦犹不避艰危，拥立福王，正位南都，冀图恢复， 

而当大变警闻，黔黎洒泣，绅士悲哀；介胄之士，饮泣枕戈， 

忠义民兵，愿为国死（以上六句史阁部语）！故扬州屠、南都 

陷，妇人孺子引颈就义，不少屈抑：前仆后起，戈挥落日，唐 

桂诸臣，犹将转战闽、粤、滇、蜀、黔、桂间，岭海血殷，天 

地悲愤；功虽无成，而大汉民族殉国热腔固可无愧于天壤间矣。 

清鼎已定，明灰已烬。郑成功尚苦战海上，遂荷兰占台湾， 

扬师闽、粤濒海，刻刻以复明为念，此其义烈，益有足多者， 

吾特惜夫刘进忠以献贼，部将降虏（见《通鉴辑览》），得授潮 

州总兵，既知满虏横虐，起与清抗而不能以死自誓，终再乞降， 

不足与于忠义之林也。 

夫潮岭海一隅，治乱安危，虽无关清虏盛衰，然当清初， 

郑氏在台，舶海出没，潮与闽之漳、泉，均为南方濒海重镇， 

故清以其续顺公沈瑞驻湖，使进忠苟诚发于义愤不惜死，虽有 

从贼降虏之愆，亦于足罪矣！而乃见义不真，居心反复。 

初贰于耿精忠，请假宁粤将军印，郑经人闽，始纳款郑氏， 

经授以伯爵，及清粤抚刘秉权督师击之，又将乞降，至谒郑经 

于闽，复怒其不礼，弗谢归清，康亲王至，遂俯首伏罪矣。 

由是观之，直知利不知义，以干戈民命为儿戏之人耳，尚  ·5 · 
足道哉！ 

惟进忠以清康熙十三年甲寅四月起于潮，至康熙十六年丁 

巳六月降，以一州抗清虏，首末数年，其间战事多有可道者。 

潮之父老至今类能言之，而《潮志》所载，略焉不详。 

余总角时，见有私家抄本，当清未灭，虽犯忌讳，然“郑 

成功”一书，流布中国，独此书未有订正刊行者。 

今民国成立，前代掌故均须详考，以为治乱鉴戒；虽一州 

之微，亦不得废也。且小说杂纪，齐皆杜撰，丛出不穷，矧此 

书足当稗官野史，为修订“清史”之助者，而忍听其湮没何耶？ 

岂以进忠非出义举，故鄙贱其人遂不以传其事为重欤？然善者 

足劝而恶者足惩，未可泯也。 

今□□□主人乃有出其藏本修正印行之举，余故乐而叙之， 

亦使世之君子知进忠而非妄人，则虽满清未灭而其书已可风传 

于宇宙间，不至若是迟也。呜呼！可以鉴矣。  ·6 · 

 

 

 



书中紧要人物简明表 

续顺公沈，字发，名永祥。康熙主敕封公职，来守潮州， 

至半途身故，年十八岁。 

续顺公沈，字瑞，名永兴。康熙主敕封续继公职，代兄守 

潮州，年十五。 

二都统：左都统邓光明、右都统汤加备，系续顺公管领下。 

四具山：阮成、觉罗离、周光租、刘世第。 

八名防御：罗士卓、董钦、董山、董命、彭惠田、宁保、 

李大捷、李大嵩。 

十二名参将：巴嗔、巴金、阿林、伊立布、那丹金、巴巴、 

汤先甲、黄存仁、王信臣、祝其勋、张志喜、张志悦。 

十六名代子：于国琏、觉绍儿、郝咋兴、郝咋喜、张文德、 

张文隆、吉太、白盛世、包恩、李世裕、李世富、那林、那本、 

阿山、阿七、王康元。 

三千披挂旗军、五百名马草军、三千鞑女妇、五百名马军 

的老小旗下婆。 

众将官的老小家眷，一总共约有万人之数，来潮驻扎郡城。 

计明府监内十八名好汉英雄姓名：第一者姓陈名殿，系潮 

阳河浦人，年三十八岁，使一支古钢大鐽，重二十六斤，脸上 

一巴乌痣，别名黑面虎。 

第二者姓曾名仲，系澄邑盐灶人，年二十二岁，使二支板 

斧，一支一十二斤，两支共二十四斤；惯入水性，带有干粮落 

水底，能站二、三日夜，别名水里龙。 

第三者姓黄名便，系揭邑棉湖人，年三十五岁，使一翻柴  ·7 · 
牌，重一十五斤，一支牌力，重五斤；正跳一丈二尺，倒跳一 

丈七尺，别名柴头大王。 

第四者姓唐名国民，系澄邑唐陇乡人，系明朝吏部唐伯元 

公五代玄孙，行年三十六岁，使一支大鐽，重二十三斤；生独 

眼，别名唐只目。 

第五者姓谢名奇峰，系揭邑上宁乡人，年二十八岁，使一 

粒流星锤，阵中打人百发百中，别名流星鬼。 

第六者姓许名文忠、第七者许文宪：二人乃是同胞兄弟， 

系海邑宏安寨人，以卖私盐度生，各使铁扁担，各重二十四斤； 

兄弟性如烈火，只因兄弟打死城门兵拟成死罪，解在府监。许 

文忠别名三脚虎，许文宪别名金钱豹。 

第八者姓李名锭，系揭邑官锡人，年二十五岁，使一支铁 

串，重二十三斤，别名铁串子。 

第九者姓陈名大巴、第十者陈十三：两人乃是亲兄弟，系 

诏安白叶人。陈大巴使一支大鐽，重一十九斤，生得两条大眉， 

故名大眉虎；弟陈十三使一支大鐽，重一十八斤，又能用一番 

藤牌，重九斤，一支牌刀，重三斤，别名蛀石虫。 

兄弟因打死饶平县铺主，问成死罪。 

第十一者姓余名如山，系澄邑南洋乡人，年二十一岁，使 



铁锏两支，每支重八斤，是武童出身，因宗师临潮来郡考校， 

打死同馆内武童，拟成死罪，解在府监，生得面貌魁梧，眉清 

目秀，唇红口方，故名白面郎君。 

第十二者姓杜名明月，系澄邑涂城人，年一十九岁，使两 

口日月双刀，不计其重，容貌举止口气行藏与女子一般。 

兄弟三人，排第三，别名三娘子。 

第十三者姓张名约超，系惠来赤洲人，一十七岁，使两柄 

厚朴刀，一支重七斤，二支共十四斤；阵上交锋，身上背有一  ·8 · 
皮袋，袋里藏石子，阵上打人出手双块，百打百中，因误打婶 

母身死，在县拟成死罪，解在府监，别名双飞石。 

第十四者姓蔡名世杰，系海邑沟下人，使一支鐽刀，重一 

十四斤，拒住东闸桥聚党数十余人，为大兄前后田园纳他花红， 

往来船只纳过江钱，因打死棉榕票客，在揭邑问成死罪，解在 

府监。名截江虎。 

第十五者姓苏名文海，系海邑后陇人，使一支单刀，重九 

斤，一生好结交好汉报不平，因事扳罪入府监，名苏大胖。 

第十六者姓赵名阿龙，系潮邑山门城人，使一支大鐽，重 

一十四斤；结交揭邑吴名勇武，系曲溪人，惯使大鐽刀，重十 

三斤余，为人志气与众大不相同，专欲寻闹。张挺与赵龙同事， 

故名四片风。 

第十八者姓叶名阿婆，系海邑林鸟人，使一支鐽刀，重十 

三斤余，因好胜路见不平则出身相助，因案入府监，别名无好 

面。 

三十六名英雄：郑胡如、薛灶子、郭成世、谢阿五、马阿 

九、姚阿信、黄阿庆、许阿石、罗和明、彭仲略、杨成枝、杨 

成茂、王君禄、王名料、周伯仁、周伯义、周阿财、方子进、 

方阿报、陈青梅、陈青莲、陈金生、刘阿喜、刘阿顺、刘阿千、 

孙友仁、孙友义、余仲平、林荣贵、蔡阿坤、李守宝、吴玉川、 

丘文高、赵阿元、方子达、彭仲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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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回 

逢秋霖韩江陡涨 遭春旱潮众大饥 

话说刘伯温先生预撰有诗一首，立有碑记。其诗云： 

欲向乾坤定太平，须寻太古溯原因。 

自从盘古开天地，上有贤君下万民。 

历代江山千百主，屡朝兴败众兵新。 

由治入乱乱入治，自兴而败败而兴。亘古亘今成败局，历 

朝历代盛衰荣。三皇五帝夏商周，列国归统及汉刘。有德从来 

征失德，无收专向治中收。西汉江山归两晋，二唐社稷二宋收。 

及换诸王南北主，复延五代至元倾。国运归于宋太祖，一统雍 

熙值大明。兴仁兴让文明见，至治太平称终愁。元恶还居用元 

相，致使江山到底倾。二十二主相传尽，元元还胡十八秋。经 

位低唐不及宋，二百八十缺三年。大明一旦归夷主，一统山河 

属大清。十八年终甲申死，相传幼主至康宁。 

子舆氏有云 ：“天地之生民者久，一治一乱，然治莫过于 

陶唐之世，乱莫过于明末之年。” 话说明末清初，天降恶煞， 

降生人世，宇宙扰乱，黎庶遭殃，时有明朝崇祯君壬午科武举 

人刘名权字进忠，系世居山东省济南府历城县人氏。父亲名和 

字文若，母亲朱氏，胞弟刘清字进义，系文学。进忠娶妻王氏， 

产下二子，长子名贤字定玉，次子名明字定金。时因广东潮州 

府，有参摄水师总兵官刘国柱，前授新泰侯，缘郝尚久在潮州  ·10 · 
叛反，敕广东省平南王尚可喜奉旨起军征剿。平定潮州之后， 

刘进忠随平南王进京复旨。 

康熙主升殿坐武英殿，众文武朝贺毕侍立两班。殿头官喝 

曰 ：“有事进前启奏，无事卷帘退班。” 平南王即将征讨叛臣 

郝尚久之事奏明。康熙主闻奏龙颜大悦，即行旨台潮州总兵刘 

国柱进京拟罪。当时康亲王令平南王当圣驾面前保举 ：“刘进 

忠平寇有功，蒙我主加恩赏赐。” 康熙主准奏，敕封刘进忠为 

潮总兵官，钦命镇守潮州一派地方。 

刘进忠谢恩毕出，明日拜谢康亲王、平南王两藩，遂择日 

奉旨赴任。 

戊申年正月出京，及四月孟夏到潮。全城文武众官出城， 

迎接进忠帅府上任。 

斯时我潮米价，每斛约一钱之间，人民安乐百姓和畅，官 

民共享升平之世。谁知乐极悲生，至中秋八月偶逢秋霖，天降 

大雨，韩江洪水暴涨，过于浮桥三尺，田苗四处浸害，晚冬无 

收，米价渐渐高贵。及次年己酉岁孟仲季三春大旱，小麦无收， 

早田亢旱，布插不落，米贵如珠，外郡并无米粟客商到潮，其 

米价贵至每斛七钱银之间，全城并各乡村穷户之家，饿死者不 

计其数。潮城众官没法可施，惟刘镇见人民之惨闷坐愁，思想 

起一计，明日早晨命人请城中文武官员，齐至帅府商议。 

斯时惠潮嘉兵备道汪德平、两广分司彭锦文、潮州知府吴 



祥科、同知二府林飞鹏、通判三府严三春、海阳县知县顾仕存， 

海阳左堂陈觊荣、潮州府经历厅童士起、捕厅典史刘书锦、潮 

镇中军游击李成功、城守都司张继善，各营守备仝千总、把总 

等先至帅府。众文官见刘镇有请，亦室礼宾馆中，辕门千总陈 

虞龙见众文武官员到来，进入内堂禀知。 

刘镇听报，顶冠出大堂相见，入至内堂，序礼坐定，香茗  ·11 · 
一巡。 刘镇向众文武言曰，“今日我奉旨同守潮州，意望共享 

升平之乐，谁知去岁淫雨连旬，致有洪水滔天浸害禾苗。今岁 

又亢旱，大小麦无收，早田插不落，以致米粟昂贵，穷户遭饿 

而死者不计其数。我等为民父母，岂可坐视其亡乎？本帅请宪 

台同诸位到此，欲公议一良策，以救人民，未知列位如何高论？” 

汪道台同众官言曰 ：“大人欲救万民饥困之危，我等与大人合 

诸位，各申文书到广东报知上司，上司移文到此，那时开仓赈 

济，方是正理。” 刘镇曰 ：“救饥如救火，若待上司移文下来， 

贫民饿死者亡已多日矣！依本镇愚见，请道宪与众位同列尊号， 

具奏章进京达部，启奏圣上，瞒过上司。若是本章起程就可移 

文各邑县令开仓赈济，以救各县饥民。” 各位答曰 ：“大人有 

命，卑职自该听从。” 刘镇大喜，令从人取过文房四宝摆于案 

上，恭请汪道台序列名号。汪道合亦执笔先题，吴知府同众文 

武官，一一依次书毕。刘镇设宴相待，汪道台不肯，起身告退。 

刘镇不敢留，送出大堂相别，各回本署。 

刘镇送众文武回衙后，即修奏章一道，饬令守备李有祥进 

京达部，奏上天子；再命修理文书颁行各邑县令，开仓赈济。 

各县令见文书到来，奉命出示张挂赈各乡，贫民闻此风声，扶 

老携幼纷至本县领粮，路途之中残死者不计其数。各县主贩济， 

乡村饥民约到三十余天，仓谷告完，移文报知刘镇。 

刘镇得报甚是担忧，又探知米价未平，外郡并无米船至潮， 

依旧受饥而死。再思一策，修本章一道，命守备林绍基领奏疏 

入京，奏知圣上。一面再行文书，饬各邑县令，将县库银与上 

户之家，照时价籴谷赈济饥民。众县官见刘镇文书到来，依命 

而行，遂将库银籴谷，再示张挂赈济穷民饥户。约到一月之久， 

该库银亦即完尽，即申报刘镇，内云 ：“仓库两倾，”刘镇得 

报，想见民情光景如前。  ·12 · 
刘镇愁容满面，恰似箭穿雁鼻、钩搭鱼腮一般，是日夜不 

能眠，方至鸡鸣时候，忽思一计，明早命内堂官千总梁成龙， 

嘱咐营中拣二个能干头目到来。 

梁遂选二人进内堂叩见刘镇。问其姓名，一人姓翁名喜， 

系蓬洲所北门人，翁万达五代玄孙，能晓水性，众人起他个混 

名叫做千年獭；一人姓戴名德，系潮州府金山巷人，亦能驾水， 

异号人称做海夜叉。 刘镇曰：“今赏你等酒肉，令你往各邑城 

乡探访上户、长者家中存有余谷者，许你前来报知，还有重赏。” 

他二人领命退出帅府，回至自己军房。二人坐定斟酌，翁喜曰： 

“哥哥，我想各邑之中，还是揭阳米谷富足，我等明日前往揭 

邑城市乡村，可这般这般探访，自有定夺。” 戴德曰 ：“兄弟 



说得有理。” 一宿晚景，明早二人收拾行李，望揭阳一往，至 

晚投宿客舍，次日饭后，各扮乞丐之人，到乡村求乞。入乡分 

路，出乡相邀，一乡过了一乡，来到曲溪乡中，二人分开往各 

家求乞，闲话休题。 

只说千年獭翁喜往上户之家求乞，不觉行到一座高大的宅 

子，入到里面求乞。内中走出一个丫环，施他米饭。翁喜立在 

檐下，偷眼一看，只见花厅上有二老丈在那里饮茶谈话。 

翁喜坐于阶下，有意细听，丫环出来叫曰 ：“你这乞丐， 

好没道理，我既有米饭施你，你为何不去？”翁喜曰 ：“姐姐， 

非是乞丐不去，我等来到此间，腹中有些微痛，容暂息片时即 

起身。” 那丫环亦不睬他，进入里面去了。翁喜听着花厅那个 

老丈曰 ：“仁兄，你想去岁洪水滔天，浸害田苗，今春又亢旱， 

大小麦无收，禾稻播插不下，米粟高贵。穷户人口饿死者，尸 

积如山；幸得皇天庇佑，我家余存者约有一千余石。不知仁兄 

有几多粟？”那老丈曰 ：“不瞒老兄说，你弟家中足足存有三 

千外石。” 两个老丈说说笑笑，一问一答。翁喜听完，牢记在  ·13 · 
心，即便起身出了大门。心中时思这里现有许多米粟，不知他 

姓名，难回复上台。忽见前面有一年少者来，翁喜陪个小心， 

嘻笑问道 ：“贤官，这座贵宅上，长者姓甚名谁？乞望指示。” 

那少年曰 ：“你这乞丐，倒是多端，欲问人家姓名做什么？” 

翁喜曰 ：“非是乞丐大胆动问宅上姓名，早间乞到里面，多蒙 

厚施，借问姓名，念念于心，以尽穷人之意。”那少年曰：“你 

这乞丐，甚是知人情者，你岂不晓这座第宅是我揭中第一个上 

户，姓吴名世毫，职列员外郎？”翁喜曰 ：“荷蒙指示，实感 

于怀。” 那少年言后往前去了。 

翁喜得知姓名，在乡中寻见戴德，说知缘故。戴德大喜， 

二人回寓收拾，明早回归潮州。进入内堂，禀知刘镇。刘镇闻 

说大喜，重赏二人酒肉银饯。二人退出帅府，回至军房，是夕 

畅饮，饮得酩酊大醉。明早刘镇召二人入府内，嘱咐曰 ：“你 

等领帖往曲溪乡请吴世毫到潮城帅府相见。” 翁喜等领帖至曲 

溪乡，将名帖送入吴宅。吴世毫见刘镇有请帖，接待来人往西 

轩暂坐，即唤两个儿子到花厅商议。 

长子吴平忠，次子吴平孝，兄弟二人见父亲有唤，同至堂 

上礼毕。世毫曰 ：“我子今日潮镇大人有名帖来请，我家并无 

官府往来交接，今日忽然来请，未知何意？”平忠曰 ：“启父 

亲，官府相请，必非好意，定是欲借银两，父亲你可发付来人 

回去便了。” 平孝曰 ：“哥哥，非是这等说。我思刘镇比别位 

官府不同，他自到任，矜恤人民，目下米粟高贵，贫户之家， 

终致饿死，闻刘镇命各县发粟赈饥，今有名帖相请，父亲理当 

进见，方是正理。” 世毫曰 ：“我儿言之有理，可办酒席款待 

来人。” 平忠兄弟陪宴毕，于是收拾行李，带家人下船往潮城 

而来。 翁喜先回告知刘大人。大人喜之不胜，速命千总林五常迎  ·14 · 
接至帅府内。两人相见序礼茶毕，刘镇曰 ：“长者车到，有失 

迎迓，休得见怪。” 吴世毫曰 ：“不敢不敢，小民蒙大人呼召， 



未知大人有何谕命？”刘镇闻言曰 ：“启长者，本帅奉命来守 

潮州，意望与人民共乐。谁料去岁秋间大雨，洪水滔天，浸害 

田苗，今春尤旱，大小麦无收，早田又播插不落，米价高贵， 

穷民饿死者不可胜数。本帅瞒过广东督抚三司，上疏达部，奏 

知天子，先将各县仓库两空，米价未平；外郡米船无到，贫户 

光景如前，终致饿毙，前功尽费。本镇闻知长者有余粮三千多 

石，祈恳借谷一千五百石，救济人民，候冬下收成，本镇自当 

如数送还，分粒不敢拖欠，俯望准诺。” 世毫听了一惊，答曰： 

“启大人，乡民家中并无存积，不过老少免用缺乏而已，望大 

人莫听旁人之言。” 刘镇见不允，心生一计，把将筵席款待。 

言曰 ：“久闻潮州胜景有名，今日同长者登高玩赏，请长者展 

锦绣之心，咏诗玩景何如？”世毫不知其意，便恭谦曰 ：“乡 

民愚拙不晓题咏。” 刘镇曰 ：“有所闻，不必太谦，情长者即 

景咏写一首，本帅亦咏和一首。” 说过次日，命千把中与他盘 

桓交谈，使他多住镇署；次日刘镇又与世毫邀游金山，饮酒做 

诗，世毫也勉强应承云 ：“大人有命，安敢违逆。” 遂写一首 

截句呈上，其诗云： 

金山酌酒惠泉深，玩刻川前鸟自吟； 

酒作生涯忘岁月，棋为乐事疲春阴。 

刘镇看完赞曰 ：“长者高才佳句，与杜工部争光，可敬可 

敬。” 世毫曰 ：“岂敢，大人莫要取笑，请大人咏一首指教。” 

大人亦应手题云：  ·15 · 
一杯一刻一场亲，勘破金山愁转新； 

淮阴皆从此中出，漂母高义有几人。 

吴世毫看罢曰 ：“大人题玩景佳句，何作愁饥之诗？”刘 

镇曰 ：“长者呵！宦豪，只知饮宴之乐，谁悲饥民之苦？”世 

毫听着此言，亦知其意，默然无语，仍就席饮酒，至日落西山 

回归帅府。 

只说刘镇得见了世毫诗句笔迹，密台稿房徐光入内，令他 

修书一封，假世毫笔意，嘱他两儿子平忠、平孝装押干谷一千 

五百石，到潮州帅府赎父回归，徐光领命。 

这徐稿公名光字奇亮，又号赛萧让，专惯笔墨，假天下贤 

人笔迹，难认真伪；即日修成，送上刘帅一看，文字与世毫一 

般，即暗嘱翁喜赍书到曲溪吴世毫家中，诱平忠、平孝兄弟装 

载一千五百石谷，至帅府赎父回家。翁喜戴德领命，即时起身 

来到吴家，将书送进。 

平忠兄弟接见书，拆开观看，问平孝曰 ：“父亲老年颠倒 

无端，将家中米谷献借刘镇。” 平孝曰 ：“明系父亲的笔迹， 

勿言一千五百石，就是二千石，亦当听从押去。难道我父亲值 

不过一千五百石谷子？况且家中羡余之物我兄弟若押粟到城， 

便是逆子不成？又不是刘镇敢来强取的！”平忠听弟所言有理， 

吩咐办酒席待来人，一边准备船只开仓量谷，如数下船，同来 

人押粟至府。 

戴德守船，翁喜先至帅府禀知刘镇。刘镇听说米谷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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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之不胜，急命人挑入仓中。郡城之人闻之，老少男女喜悦相 

称说。刘镇一面请吴长者到堂中序坐，茶罢说曰 ：“今日欲同 

长者出衙外玩赏三街六巷光景，尊意如何？”世毫一听，本来 

久住帅府纳闷旬日，因大人说出外玩赏街道，便喜出望外，答  ·16 · 
曰 ：“乡民从命。” 乃换衣裳同刘帅出了大堂。吴长者同家人 

吴瑞步出东辕门外，看见平忠、平孝两个儿子到来，仓皇惊恐 

问曰 ：“我儿，你兄弟何事至此？”平忠曰 ：“父亲如何这等 

说话？有书札回家，命我兄弟装押一千五百石粟前来，赎回父 

亲。” 世毫日 ：“你中刘大人之计了，我并无信札回家。” 说 

话未毕，刘帅来到背后，拊其背曰 ：“长者何必太息！今日二 

位令郎驾到，本帅府内与令郎饮宴谈谈如何？”遂手携其父子 

之手入内堂，以宾礼序坐。茶毕入席，酒至数巡。吴世毫起身 

至大人席前双膝跪下，刘帅一见仓皇惊恐，忙离席上。正是： 

忙乱矜恤施恩仆，惊动赈济仗义人。 

毕竟世毫跪下说些什么言语？且听下回分解。  ·17 · 

第二回 

刘总兵三番赈济 义成王奏住公旗 

话说当时吴世毫跪在大人席前曰 ：“启大人，小民有言在 

先，今已知罪了，米谷今亦愿献，望大人开恩，释放我父子回 

家，感恩不浅。” 刘镇慌忙出席，双手扶起曰 ：“长者何出此 

言？候本帅选吉日，饯行长者旋里。” 即再入席饮酒，酒罢送 

入卧室，父子安寝。 

刘镇又令堂官千总梁成龙命匠人作匾额一个，金书四大字 

“奕世载德”，旁有题“潮州总兵刘进忠拜赠”，择一吉日，帅 

府门前演戏，铺毡挂彩，大吹大擂；堂上设宴，众文武官齐集。 

刘镇请世毫父子出堂，亲自把盏与吴长者，簪花红缎挂背， 

请他坐上四抬大轿，世毫谦让不敢，刘帅再三恭请方敢坐下。 

平忠、平孝各乘白马跟随轿后。刘大人命把总詹世奇、李云贵、 

黄启明、施名义四人，随伴送他下船回家。街上百姓观看，真 

乃压肩迭背，挨塞不离，世毫父子何等光荣。闲话休题。 

且说潮州各县、市、镇、乡村上户之家，听得刘帅送吴长 

者之事，这般爱惜子民，人人欢悦，个个快意，家中存有二千 

石者，准备一千石送上帅府，或存一千石者，准备五百石送上， 

纷纷送至帅府赈济，约一个月余，共得米粟三万余石。 

刘镇不分轻重，一样施待，与吴长者一般无二，城厢内外 

众百姓观看者，莫不钦服。刘镇即命各府县至帅府内领米到本 

县放赈，出示晓谕，饥民纷纷到县前来领受粮食，不计其数， 

不在话下。  ·18 · 
再说刘镇寻思米价高贵多时，农夫之家安得留有种籽，心 

中忖思一策，命稿公徐奇亮修文书一角，令千总赵世春往广东 

布政司支领自家俸银，往江西省籴种籽到来，赵千总领命带几 

名随从登程前去。茬苒光阴，过了一月之久，赵世春将得种籽 



到潮，禀知刘镇。刘镇即命徐光办文书分行各县，命吏科书吏 

差役将种籽照粮分配。不在话下。 

只说次年庚戌，五谷丰登，获大有之年，外郡米船纷纷大 

至，不计其数。其时人心已定，又早冬各处，田苗大熟，米价 

大跌，每斛约止五、六分银之间，正是四维安辑、民庆重生， 

相与优游。旧地父老子弟无不欢喜曰 ：“自唐宋以来，未有如 

今日米价也。” 人民安乐，颂王风者比户，歌帝力者童叟，各 

市镇乡村男妇老幼，无不一个个感念刘大人之恩德。 

惠潮嘉的兵备道汪德平、潮州府吴科祥与众官，且称刘镇 

爱民如子，设法赈济矜恤百姓，俱各申文，报知两部院三司， 

称颂刘帅之德，两部院亦满心欢喜，各修奏疏进京，奏知圣上。 

这且缓表。 

且说康熙主至五更三点升坐保和殿，文武众官朝贺毕，只 

见军机大臣步出金阶，进上广东督抚奏章，龙目一阅，见系颂 

称潮州总兵官刘进忠赈济饥民一事，龙颜大喜曰 ：“刘进忠救 

济饥民之危，与朕分忧，国家之大幸也。” 圣上之意，欲将刘 

进忠加升，但圣旨未尝降下，班中有一员大臣进上金銮殿奏曰： 

“臣义成王觉罗屈兴见驾，启奏陛下，潮州总兵官刘进忠在潮 

赈济饥民，此非是为国分忧，乃是买属人心，必有叛反之意， 

望我主敕命一员大臣镇守潮州，以防不测之变。” 康熙主准奏， 

降旨查阅功臣后裔，未有受职者奏上，吏兵二部大臣应声领旨， 

当驾前检阅是康亲王长子沈永祥未有缺任，奏知圣上，康熙主 

闻奏降旨，召沈永祥见驾。  ·19 · 
永祥进金銮朝见天子，康熙主曰 ：“卿乃勋臣之子，年已 

长成未尝受职，朕今封你为续顺公，镇守潮州，以防边界。” 

永祥谢恩，天子退朝回宫，众文武各回府第。 

康亲王归至王府，上堂坐定。续顺公至堂上见父亲礼毕， 

一旁言曰 ：“启父亲，今日子儿蒙圣恩封为续顺公之职，父亲 

因何愁容不乐，是何缘故？”康亲王曰 ：“今日圣驾早朝，军 

机房进广东省众文武疏奏刘进忠赈济饥民一事，龙颜大悦，圣 

上欲将刘进忠加升，谁知未曾降下，无奈奸臣觉罗屈兴妄奏圣 

上，敕吏兵二部，查是儿未见受职。为父本欲进奏，这事不可 

为，恐各部所笑。今儿奉旨领将佐旗军同眷属到潮赴任，为父 

有三件大事叮嘱于你，须当谨记于心，切不可忘今日之言，慎 

之慎之。” 沈发曰 ：“子儿遵命。” 康亲王日 ：“儿你若到任 

中：一者，须当按束众将与旗军勿得残害百姓，国家以民为邦 

本，我等莫使人心离怨，二者，儿你在潮切宜与刘进忠和睦， 

不可以权势相压，压则有变，况进忠大得民心，变则你有死无 

生，三者，弟妹同你等赴任，瑞儿年轻，你为兄长，须当早晚 

教示，莫忘我叮嘱之言。” 沈永祥曰 ：“子儿领命。这事不在 

话下。” 且说续顺公择定吉日，祭过宝纛帅旗，统领左右二都 

统、四具山、八名防御、十二名参将、十六名代子、二千披挂 

旗军、五百名马草军，众将官各有家眷，老小三千鞑妇，五百 

马军的老小，辛亥年孟冬十月出京，往广东潮州赴任。经过各 



省，地方官准备迎接，晓行驿道，晚歇公署。 

这续顺公名发字永祥，年方十八岁，系广东省平南王的女 

婿。平南王之女，王姑尚束英生得有蔽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 

之容，与沈永祥夫妻同庚，二人恩情如鱼似水。永祥为酒色所 

迷，身中染起一病，来于路上，约行有三个多月，来至江西省 

袁州府分宜县，病已沉重，就在公署之中养病。日复一日，又  ·20 · 
过了一月之久。这日传唤弟妹亲眷人等，至卧榻前吩咐，合眷 

见公爷形神，无不含泪。 

永祥唤胞弟近前曰 ：“贤弟呵！你兄病入膏肓，料难复生。 

你兄有话叮咛于你，切当谨记于心。我若谢世，即把家书报知 

父亲，请旨施行。若圣旨召我等全属回京则可，若是袭续顺公 

之位，镇守潮州，弟可将我灵柩运回京都。全属军将到潮赴任 

之日，贤弟，你年轻须听嫂子之言语，莫忘我今日临终之言。” 

沈瑞曰 ：“小弟领命。” 言毕立在一旁，公爷又叫小妹沈鸾花 

进床前吩咐曰 ：“小妹，你兄性命在咫尺之间，意望兄妹同享 

荣华，不料中道崩殂，乃天数注定。你弟年轻识浅，小妹同你 

嫂氏早晚以正言教示，不可有违你兄之言。” 鸾花柳眉不舒， 

杏眼泪下，哭哭啼啼答曰 ：“领命。” 侍立一旁，公爷又请王 

姑上卧榻前，尚束英移步金莲，珠泪纷纷，近前一礼曰 ：“相 

公尊体如何？”公爷曰 ：“王姑，本公与你少年夫妻，意望鹤 

发相依，谁知命在旦夕，鸾凤分间，这是定数。本公今日有言， 

望王姑牢记：我若谢世，我弟年轻，望王姑以正言教训，虽死 

在阴府亦感恩不浅。” 尚束英领命，一旁坐定。公爷再唤侍妾 

柳赛妃近前嘱曰 ：“赛妃，本公见你才德兼全，智勇俱备，收 

你在我身旁，意望百年相守，谁知半途相离，这是命中注定。 

我若弃世，候圣旨降下，若是圣旨召回入京，你可护送全家老 

小，这不必说；若是圣旨命我弟袭职镇守潮州，你当竭力同心 

保护王眷。潮州民情安乐则可，倘有风吹草动之际，你可速往 

饶平营游击余世尧处讨救兵。此人系我当初在京都起程之日， 

我父亲老千岁命将余世尧到饶平营为游击，以防不测之变，你 

可牢记于心。” 赛花含泪答曰 ：“奴婢遵命，愿千岁保重。” 

言毕侍立一旁。 

公爷叮咛已毕，眼睁睁看定小弟沈瑞叹了口气，冥目归阴。  ·21 · 
年已十八岁矣。合眷见公爷谢世，尽皆流泪。 

沈瑞即修家书一封，命家将二名，赍书报告父亲，转奏天 

子。一面安排棺木盛殓了尸身，就行台安署灵位。王姑尚束英 

见其夫已殁，两泪汪汪哭泣不休。沈瑞曰 ：“嫂嫂，体要悲苦， 

我兄已死不能复生，哭也无益，勿害了身体，须当保重。” 束 

英见叔叔苦劝，只是收了泪暗暗痛切，不在话下。 

且说沈瑞传命众将与旗妇鞑军全属人等挂孝，又命代子于 

国琏督伴王灵，择日开吊，袁州府众文武官员准备祭礼，来到 

公署祭奠。沈瑞调理祭事已毕，就于行台守孝，候圣旨降下。 

不表。 且说王姑尚束英自从丈夫身殁之后，冷落无意，忘餐废寝， 

时刻之间，来至丈夫位前哭泣，而于国琏见王姑到来，上前迎 



接。 

这于代子年方二十五岁，一表人才、相貌堂堂，尚束英见 

了，春心飘动，调言于国琏。于初时，仓皇中不敢接纳，因守 

孝堂无人杂进，男女两人各有意马，无奈王姑情性勃然，春心 

难忍，便双手把于代子抱住，当胸前求他合欢。于代子亦一时 

欲火大炽，就与王姑成了恩爱。自今以后，王姑早晚以哭丈夫 

为名，来至位前，同于代子交欢取乐。二人相待如鱼得水，且 

于代子年纪人才比公爷加倍，情同胶漆，正是： 

锦帐情浓漏尽五更还作夜，同房意洽雪深三尺不知寒。 

且说康亲王敕封沈永兴袭兄续顺公之职镇守潮州，不必更 

改。旨意一到，永兴顶冠披服，向北阙谢恩毕，同众旗军全属 

人等，除去孝服，命家将四名，送兄柩回京，择日领将起行。 

军马向潮州进发。这且不表。  ·22 · 
且说潮州众文武官闻续顺公奉旨镇守潮州，此时潮城内又 

无衙署，百官商议借潮城西街黄布政府第为公爷府衙，再将南 

门内一派民屋拆为旗军房舍，安办停妥预备迎接。 

这沈公奉旨前来领标下各将：左都统邓光明、右都统汤加 

备、四名具山阮成、觉罗离、周光祖、刘世第，八名防御罗士 

卓、董钦、董山、董命、彭惠田、宁保、李大捷、李大嵩，十 

二名参将巴嗔、巴金、巴兀、阿林、伊立布、那丹金、汤光甲、 

黄存仁、王信臣、祝其勋、张志悦、张志喜，十六名代子于国 

琏、觉绍儿、郝咋兴、郝咋喜、张文德、张文隆、吉太白、世 

盛、包恩、李世裕、李世富、那林、那本、阿山、阿七、王康 

元，三千披挂旗军，五百名马草军，三千满州妇，五百旗下婆， 

众将官的老小家眷，一共约有一万人之多，进入潮城。 

续顺公车驾到任，刘镇同汪道台众文武官员至接官亭，迎 

进入公府内，自此每日文武众官有手本到衙投递参见，千岁曰： 

“本公奉旨守潮，无甚急事，你众文武有公务在身，不必日日 

到此参见。今与你等约限，一月二次、逢初一日、十六日，就 

可名为朔望会，至公府参谒便罢。” 众文武领命叩谢，各回衙 

署。话烦不表。 

且说三千披挂五百马军，初到潮州府城，百姓安闲无事。 

不到二个月之后，旗军以势力虏害百姓，就在杂货店中买 

厘秤一支，不过数十文，原亦有竹匣，旗军把将厘秤折为二段 

或三段，藏在匣内，将厘秤盒好执在手中，往绸缎铺或棉布铺 

交易，思量价钱一定，身中取出零碎之银为定曰 ：“主人家， 

我等身中银两不足，这些权为收定。我回寓取银前来，凑足方 

领取物件。尚有厘秤一支，相寄时间亦要秤银。” 店主之人， 

不知来意，将厘秤接入，放在一旁。旗军相辞回去，时间即来， 

叫声 ：“财主，我等早上买的等物，今已取银前来交清。” 铺  ·23 · 
户之人曰 ：“客官到来请坐。” 旗军曰 ：“我等所寄厘秤，烦 

劳取来秤银两。” 店主将厘秤送还，旗军接过了开看，大叫曰： 

“我等与你两平交易，非敢强买你的货物，何故将我厘秤折断？ 

是何道理？”店主曰 ：“客官，你将厘秤相寄，安有折断？实 



无此事。” 旗军叱曰 ：“不是你等打害，难道是我自家折断来 

赖你耶？如此说来，我等公府之人，许多不仁么？”店主听着 

“公府”之人二字，有些惧怕，转笑好言曰 ：“将爷，不必发 

怒，既是打害，愿甘奉陪。” 店主忖思厘秤不过值钱四、五十 

钱之间，故答应他愿赔，旗军曰 ：“肯赔便罢，若不赔我等怎 

肯甘休，你等知这厘秤是何物做的？这支厘秤，非是牙的，非 

是骨的，是我在京都将骆驼骨作成的一支，值价银四十多两。” 

店主听到此言，明知是来设局陷害，只好言求他，讲到两愿， 

这厘秤估到二十余两或十余两，早时所买的绸缎布匹，与他取 

去，还着押他明白，方肯回归。这一日郡城内外有二十余处。 

如此所为生意，家非好事，遇着以赔多少银两了事，后日皆知 

公旗之人，“来放骆驼骨的”，莫去惹他。不在话下。 

且说公府内、众将署内，饲有雄鹰，每日命旗军往市镇上 

买猪肉饲鹰。于代子唤旗军前来吩咐曰 ：“我等饲鹰，何用出 

钱去买？我计潮城内外肉店，约有一百余间，每店取他猪肉四 

两，雄鹰足食。你若去取，我本总给他红单一纸，与你等屠户 

上去取。如有人敢拒抗，许你将他拿来，都系本总一力担承。” 

正是： 

生事事生君莫怨，害人人害休生嗔。 

毕竟旗军怎的派肉店？且听下回分解。  ·24 · 

第三回 

于代子纵军肆虐 拼命虎专打不平 

话说当下众旗军，本是日日在外市街上图勒店户银两，斯 

时听于将军之说，即领命前往各肉店中，喝曰 ：“我千岁有命， 

给出红单在此，每店取肉四两，答应府内饲鹰。” 屠户曰 ： 

“将爷，我等猪肉是本钱买的，非盗来之物。” 旗军”叱曰 ： 

“如有敢拒者，将他拿到府内见千岁，自有定夺。” 众屠户见 

他权势突然，心内不敢拒他，忍耐与他，如此者约二十余天。 

旗军见日日取之容易，商议如今每户派屠六两，至明日，先至 

肉店说知，谁敢抗拒？没奈何，从他派六两。再过数天，这旗 

军对旗军曰 ：“潮人甚好相与，我等欲派猪肉饲鹰，每派四两 

就四两，再欲派他六两就六两，众兄弟如今若到市镇上，欲派 

他每屠八两，余存者好作菜用。” 众旗军曰 ：“说得有理。” 

这日到西门肉店叫曰 ：“公府雄鹰饲得多，今日欲派八两。” 

屠户有人不肯，向说曰 ：“我等猪肉亦将血本求利，就千岁府 

中饲鹰，初时系买的，后来派取四两，过了数天又派六两，而 

今又欲增加，叫我人血本消化，不派不派。” 旗军大怒，将他 

擒拿，众人向前相劝。屠户无奈何，只得依他八两。一屠派起， 

各各依例而行，旗军得意回归。 

众屠户会齐相议曰 ：“我等生意若是欲作，必须议一章程， 

方能作得。公府出得这班旗奴，如此猖狂，初时买的，后来免 

钱派的，派派不已，又增加八两，不久又欲增加，不若推尊一 



人往府县呈控。” 又一个屠户曰 ：“我想起来，恐府县不敢担  ·25 · 
承，若欲伸此冤，除非刘镇大人，决不担承矣。” 又一人曰： 

“虽府县不敢担承，宜当先呈控告，然后可赴刘镇控告。” 又 

一人曰 ：“有理有理。” 当日具呈往府县入呈，俱批不准，遂 

到汪道台衙门呈控，知系公府旗军强取，批落府县查明详办。 

众屠户曰 ：“如此，不若齐到刘镇处控诉。” 刘镇收阅众屠户 

状词，系旗军强取猪肉一案，召众屠户问其情由，吩咐曰 ： 

“明日旗奴到市取物，许你等将他擒来。本镇自有分断。” 众 

屠户领命，叩谢出衙，回店中和议曰 ：“而今刘镇作俺主，明 

日这旗奴前来取肉，不可错过他。” 及至明早，众屠店一齐摆 

得齐整，不比前日宰一只出一腿摆在铺面，余者俱藏在店内。 

今日见有人做主，尽行全摆在店面。 

众旗奴见得许多肉店，肉腿比往时大不相同，便云 ：“今 

日欲派十二两。” 屠户曰 ：“将爷，这肉是刘大人帅府用的。” 

旗军叫曰 ：“咄！我公府若无饲鹰，哪有到刘镇帅府用的？难 

道刘镇势力敢来压倒公府不成么？今日定欲派十二两，少些不 

得。” 众屠户赶此时一同叫曰 ：“今日这旗奴如此无理，不可 

错放他。” 一人动手，人人齐至，打得旗奴欲死勿死，欲活勿 

活。有畏事者，见势不好，逃走回旗巷去了；存有五、七个被 

众屠户打得头破嘴肿，拖至刘镇衙门内来的。 

辕门官千总陈虞龙入内堂禀知，刘镇出堂，坐内堂先召旗 

军曰 ：“你等不守法度，强派民物，如公府中欲饲鹰，亦该照 

价与他买，他是血本，你等仗势强派猪肉，叫他血本谁归？今 

已初犯暂且轻饶，你等日后再敢违法强取，本镇将你带到公府 

见千岁究罪。” 按法说毕，放他出去之后，亦召众屠户入内面 

谕曰 ：“本镇命你等将他捉至帅府，本镇将他带到公府见千岁 

究他之罪，你等将他打伤，血泪沾衣，本镇怎好施为？如今你 

等市镇近在旗巷者，俱可搬在上面置市，本帅府每日命军兵巡  ·26 · 
查。” 众屠户听说大喜，叩谢回店。明日置市，即在上面开张 

买卖，刘兵亦命军兵稽查旗兵。自此无一人敢到市强取，众人 

民好不快活，尽皆欢喜。不在话下。 

且说城外十里之远，有一地名长美桥，乡中有一雄杰，姓 

邱名齐别号长尾彪，娶妻苏氏，生一女名唤锦凤，年方一十七 

岁，生得十分美丽，姿色无比，因往城外探外祖住了几天。 

这日正欲回家，有一老妪作伴，行至乡不远，偶逢公府内 

于代子觉绍儿，带有二十名旗兵，往郊外游玩回归，至长美桥 

中。老妪见官长在前而来，即叫锦凤回避躲在一旁。那于代子 

在马上一见少年女子，生得花容月貌，马上叹道 ：“自我到潮 

州许久，未有见此妇女姿色，真是令人可爱。” 旗军曰 ：“将 

军如此称赞，莫非中意么？”觉绍儿曰 ：“虽然中意，其如他 

何。” 旗军曰 ：“果系中意，将他抢到署内受用，有何不可？” 

觉绍儿曰 ：“恐他父母闻知，怎肯干休？”旗军曰 ：“将军差 

矣！若论潮州各官，见是我府中人，谁敢受他状子？”觉绍儿 

曰 ：“说得有理，你等与我抢到府中，自有重赏。” 旗军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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